
收
到
中
學
老
師
傳
來
的youtube

，
名
為
﹁
一
步

一
腳
印
，
發
現
新
台
灣
，
折
翼
天
使
守
護
者
﹂，
台

灣
藝
術
教
授
趙
嗣
強
的
愛
心
，
令
我
心
生
感
動
，

心
存
尊
敬
。

可
能
你
也
聽
過
這
故
事
，
但
相
信
香
港
及
內
地

人
知
道
的
不
多
。
曾
在
美
國
聖
路
易
大
學
修
讀
藝
術
教

育
博
士
學
位
的
趙
嗣
強
，
在
台
南
遠
東
技
術
學
院
任

教
，
受
教
務
長
所
託
，
教
導
一
位
從
報
章
知
道
的
可
憐

女
孩
、
廿
八
歲
的
陳
姿
蓉
。
她
三
歲
時
遇
上
車
禍
，
失

去
記
憶
力
、
說
話
能
力
，
智
商
只
得
五
歲
，
但
有
繪
畫

天
份
。

趙
嗣
強
憐
惜
她
，
花
許
多
時
間
及
心
思
去
教
她
，
從

日
常
生
活
的
自
理
及
計
算
能
力
到
畫
畫
創
意
。
她
每
天

早
上
八
時
至
晚
上
八
時
在
大
學
畫
畫
，
教
授
帶
她
到
戶

外
去
觸
摸
樹
幹
、
石
頭
、
花
朵
，
告
訴
她
質
感
；
看
白

雲
飄
盪
，
讓
她
學
到
空
間
感
；
教
她
踏
單
車
，
學
會
平

衡
感
，
以
用
在
構
圖
配
置
；
還
耐
心
地
向
她
講
希
臘
神

話
及
美
術
史
，
使
她
的
潛
質
發
揮
得
淋
漓
盡
致
。

陳
姿
蓉
經
常
被
夢
魘
所
困
，
趙
教
授
以
他
所
學
的
藝

術
醫
療
，
教
她
把
自
己
畫
成
天
使
，
晝
出
了
鎮
壓
惡
魔

的
畫
，
讓
她
得
以
脫
離
心
魔
。

這
一
教
，
便
是
十
年
長
，
趙
教
授
不
單
為
這
學
生
支

付
了
龐
大
的
材
料
費
用
，
還
教
會
她
說
話
表
達
，
以
及

信
心
。
看
陳
姿
蓉
的
畫
，
會
發
覺
她
天
才
橫
溢
，
多
視

點
的
表
達
好
比
塞

尚
，
切
割
的
畫
面
有

㠥
畢
加
索
的
影
子
。

趙
嗣
強
為
她
舉
辦
畫

展
，
出
年
曆
，
爭
取
到
上
海
世

博
展
出
，
並
開
辦
自
己
的
畫

室
，
讓
她
可
以
賺
取
到
生
計
。

如
果
沒
有
趙
嗣
強
的
無
私
的

愛
，
這
個
女
孩
的
天
份
肯
定
被

埋
沒
了
，
十
年
所
付
出
的
並
非

一
個
短
時
間
，
一
位
這
樣
令
人

尊
敬
的
教
授
，
值
得
表
揚
。

相
關
視
頻
網
址
：

http://w
w
w
.youtube.com

/w
atch?v=

yPfR
b2JktO

0

百
家
廊

任
　
明

余似心

乾坤

報
載
志
願
團
體
開
班
授
課
，
指
導
家
長
如
何

及
早
發
現
子
女
吸
毒
。
讀
到
負
責
人
陳
敏
兒
小

姐
的
斷
語
，
潘
某
人
即
時
﹁
拍
㟜
﹂
怒
罵
！
報

道
曰
：
﹁﹃
家
長
匯
習
﹄
創
會
會
長
陳
敏
兒
稱
，

現
今
家
長
不
了
解
年
輕
人
的
心
態
及
行
為
，
令

部
分
子
女
以
毒
品
來
處
理
不
快
情
緒
。
她
建
議
家
長

多
關
心
子
女
並
觀
察
其
行
為
，
但
切
勿
作
負
面
批

評
，
破
壞
雙
方
關
係
。
﹂

再
思
之
，
則
時
下
的
﹁
小
孩
子
記
者
﹂
較
多
詞
不

達
意
，
甚
至
經
常
不
自
覺
地
歪
曲
受
訪
者
的
原
意
，

斷
章
取
義
。
今
時
今
日
讀
報
如
果
信
到
十
足
，
很
容

易
上
當
。
上
引
據
說
是
陳
小
姐
的
見
解
思
路
荒
謬
，

卻
很
合
某
些
專
業
人
士
的
慣
常
說
法
。
青
少
年
吸

毒
、
服
毒
，
居
然
可
以
委
過
於
父
母
的
不
了
解
，
簡

直
是
為
毒
販
開
脫
！
陳
小
姐
真
有
這
般
愚
昧
嗎
？
存

疑
。
總
之
，
年
輕
人
吸
毒
，
第
一
號
罪
人
永
遠
是
供

給
毒
品
的
﹁
朋
友
﹂
。
除
非
家
長
自
身
也
是
﹁
道

友
﹂，
否
則
肯
定
不
是
家
長
教
子
女
用
毒
品
來
﹁
處
理

不
快
情
緒
﹂。
這
些
用
歪
理
謬
論
戕
害
﹁
毒
海
難
民
﹂

的
﹁
人
渣
﹂，
只
有
兩
類
人
。
一
是
毒
犯
；
二
是
﹁
泛

自
由
主
義
﹂
、
鼓
吹
﹁
娛
樂
性
用
藥
﹂
的
﹁
偽
專

家
﹂。
給
年
輕
人
第
一
口
毒
品
的
所
謂
﹁
朋
友
﹂
只
能

是
損
友
，
理
應
割
蓆
絕
交
。
而
且
此
人
極
可
能
就
是

毒
品
拆
家
，
是
﹁
嚴
重
罪
犯
﹂，
不
能
因
為
小
拆
家
也
是
年
輕
學

生
而
姑
息
。

為
了
不
胡
亂
冤
枉
了
陳
小
姐
，
便
找
電
子
剪
報
來
加
深
了

解
。
另
外
十
篇
報
道
都
沒
有
提
到
陳
小
姐
說
及
上
述
的
吸
毒
因

果
關
係
，
那
麼
真
有
可
能
是
記
者
個
人
的
推
理
。
同
是
報
道
那

一
個
活
動
，
傳
媒
的
焦
點
都
集
中
在
陳
小
姐
的
個
人
經
歷
，
其

他
參
與
其
事
的
社
工
，
甚
至
禁
毒
處
都
未
有
受
到
全
體
記
者
青

睞
。陳

小
姐
的
故
事
還
有
更
值
得
一
提
的
細
節
。
原
來
她
的
兒
子

曾
經
被
學
校
的
同
學
引
誘
吸
毒
，
幸
而
廖
同
學
︵
其
父
是
演
員

廖
啟
智
先
生
︶
拒
絕
了
這
﹁
邀
請
﹂。
潘
某
人
是
百
分
之
百
的

﹁
觀
眾
﹂，
看
戲
習
慣
﹁
駁
戲
﹂，
即
是
批
評
﹁
劇
本
﹂
寫
得
爛
，

﹁
劇
情
﹂
的
發
展
不
合
常
理
。
廖
同
學
和
廖
家
家
長
的
﹁
毒
誘
經

歷
﹂
很
可
以
拿
來
與
其
他
家
長
﹁
分
享
﹂，
潘
某
人
的
問
題
卻

是
：
﹁
廖
同
學
最
終
有
沒
有
向
學
校
或
警
方
舉
報
此
事
？
﹂
有

﹁
壞
人
﹂
引
誘
廖
同
學
吸
毒
，
此
﹁
壞
人
﹂
是
否
也
是
﹁
道

友
﹂
？
是
否
也
是
﹁
毒
品
拆
家
﹂
？
按
潘
某
人
的
理
解
，
若
這

個
﹁
壞
人
﹂
自
己
不
吸
毒
，
則
是
百
分
之
百
的
﹁
拆
家
﹂
；
若

﹁
吸
毒
﹂
而
不
兼
販
毒
，
則
該
算
當
廖
同
學
﹁
係friend

﹂，
才

﹁
分
甘
同
味
﹂
；
若
既
吸
毒
亦
販
毒
，
則
﹁
請
客
﹂
只
是
﹁
推
銷

手
法
﹂。

潘
某
人
看
世
事
的
結
論
通
常
與
眾
不
同
。
如
果
陳
小
姐
沒
有

鼓
勵
︵
或
支
持
、
或
敦
促
︶
廖
同
學
向
校
方
舉
報
、
甚
至
報

警
，
那
麼
陳
小
姐
及
其
組
織
的
努
力
都
只
能
隔
靴
搔
癢
！
當

然
，
潘
某
人
也
明
白
家
長
愛
護
子
女
的
心
情
，
好
市
民
舉
報
罪

案
經
常
要
承
擔
風
險
。
我
們
要
先
讓
中
學
生
相
信
舉
報
校
園
販

毒
時
，
人
身
安
全
有
絕
對
保
障
，
才
可
以
有
效
嚴
正
打
擊
校
園

販
毒
。
這
就
要
學
校
和
警
方
通
力
合
作
，
並
非
易
事
。

這
才
是
禁
毒
處
和
陳
小
姐
的
組
織
應
該
致
力
的
方
向
。

陳小姐抗毒的盲點
潘國森

客聚

我
在
中
山
大
學
化
學
工
程
系
的
老
同

學
，
後
來
又
給
我
拉
來
中
學
裡
當
同
事
的

黎
蘭
馨
，
二
○
一
一
年
初
在
加
拿
大
逝

世
。他

在
五
十
年
代
初
離
港
回
廣
州
，
一
直

在
中
山
醫
學
院
任
教
，
工
作
到
退
休
，
才
移
居
加

拿
大
。

他
在
十
年
前
陸
續
患
上
四
種
癌
症
，
一
直
和
癌

病
進
行
鬥
爭
，
多
活
十
年
，
終
年
八
十
八
歲
。

他
在
臨
終
前
寫
了
一
篇
短
文
，
敘
述
他
與
癌
病

搏
鬥
經
過
，
分
贈
親
友
。
由
於
他
是
一
位
生
物
化

學
專
家
，
談
的
多
是
一
些
專
門
名
詞
，
一
般
讀
者

不
易
看
懂
。
但
他
的
樂
觀
精
神
，
對
疾
病
採
取
科

學
態
度
，
卻
有
參
考
價
值
。

他
患
的
癌
症
，
首
先
是
十
年
前
由
於
前
列
腺
肥

大
轉
變
為
前
列
腺
癌
。
醫
生
說
可
以
打
針
，
不
必

動
手
術
，
又
說
老
人
的
癌
病
發
展
很
慢
，
一
般
能

存
活
十
年
以
上
。

前
年
他
又
患
上
了
食
道
癌
，
又
叫
﹁
胃
食
管
反
流
病
﹂。

對
此
病
的
規
範
醫
療
，
還
是
近
年
的
事
。
此
病
中
國
是
高
發

區
，
發
病
率
是
歐
美
等
國
的
一
百
倍
。

由
於
癌
病
的
擴
散
，
他
後
來
又
患
上
肺
癌
和
肝
癌
。
他

說
，
﹁
既
來
之
，
則
安
之
﹂，
在
接
受
放
射
治
療
中
﹁
倖
獲

初
勝
﹂，
便
安
心
過
日
子
，
情
緒
上
是
順
其
自
然
。

他
並
引
用
加
拿
大
統
計
局
發
表
的
該
國
癌
症
患
者
存
活
率

的
數
據
，
癌
症
的
五
年
存
活
率
總
的
有
所
提
高
，
平
均
達
百

分
之
六
十
三
。
其
中
的
前
列
腺
癌
存
活
率
最
高
，
達
百
分
之

五
十
六
；
食
道
癌
的
存
活
率
最
低
，
只
有
百
分
之
十
三
。
可

能
最
後
奪
去
他
的
生
命
的
，
反
而
是
食
道
癌
。

人
人
的
體
內
都
存
㠥
原
癌
基
因
︵PR

O
C
O
G
E
N
E

︶，
也

有
抑
癌
基
因
︵T

U
M
O
R
E
SSO

R
G
E
N
E

︶，
兩
者
互
相
抗

衡
。
人
類
基
因
中
因
存
在
與
病
毒
基
因
相
似
的
核
酸
序
列
，

單
獨
的
核
酸
序
列
如
果
脫
離
核

酸
的
整
體
就
可
能
引
起
正

常
細
胞
的
病
變
，
即
致
癌
病
，
這
也
是
癌
病
帶
有
遺
傳
性
質

的
原
因
。

在
大
學
讀
書
時
，
初
見
黎
蘭
馨
的
名
字
，
以
為
是
個
女

的
，
但
他
卻
是
高
頭
大
馬
，
不
過
說
話
又
是
陰
聲
細
氣
，
從

不
見
他
發
脾
氣
罵
人
。

憶同學黎蘭馨
吳康民

語絲

除
夕
夜
，
與
幾
位
好
友
摸
酒
杯
底
，
回
顧

過
去
，
展
望
將
來
。
首
先
舉
杯
多
謝
唐
英

年
，
香
港
實
施
﹁
零
酒
稅
﹂
後
，
造
福
市

民
。
一
瓶
僅
售
百
元
的
法
國
紅
酒
，
足
以
上

得
㟜
面
入
得
口
了
。
紅
酒
不
再
是
奢
侈
品
，

趁
此
新
年
伊
始
，
舉
杯
祝
賀
萬
事
如
意
。

酒
過
三
巡
，
眾
友
講
出
對
美
好
生
活
的
期
望
。

A
說
，
但
願
樓
市
穩
定
，
可
以
細
屋
換
大
屋
；

三
歲
女
兒
仍
睡B

B

床
，
頂
頭
頂
腳
。
女
兒
若
有
自

己
房
間
，
還
會
為
她
添
置
鋼
琴
。

B
說
，
但
願
兒
子
考
到
名
校
，
出
人
頭
地
。
六

歲
小
人
兒
，
為
了
練
得
百
般
武
藝
，
做
功
課
至
深

夜
，
睇
電
視
打
機
免
問
。
這
個
殘
酷
社
會
，
他
要

拚
搏
至
白
髮
蒼
蒼
。

C
說
，
但
願
股
價
上
漲
，
安
枕
無
憂
。
五
年
前

他
以
每
股
一
百
四
十
三
元
買
入
匯
豐
，
如
今
跌
至

不
足
六
十
元
，
欲
哭
無
淚
。

D
說
，
但
願
三
十
五
歲
的
女
兒
嫁
得
出
，
不
做
剩
女
。
女

兒
擁
有
澳
洲
碩
士
學
位
，
任
職
傳
媒
機
構
管
理
層
。
﹁
她
天

不
怕
地
不
怕
，
連
見
到
曾
蔭
權
都
夠
膽
當
面
窒
佢
。
﹂
見
盡

世
面
，
難
怪
普
通
男
人
不
入
眼
。

E
說
，
但
願
明
年
退
休
時
身
體
健
康
，
可
以
旅
遊
歐
洲
。

她
膽
固
醇
過
高
，
長
期
服
藥
；
膝
蓋
退
化
，
行
動
不
便
；
心

律
不
正
，
政
府
醫
院
排
期
一
年
後
始
照
X
光
。
﹁
一
年
後
？

到
時
心
臟
病
發
蒙
主
寵
召
了
。
﹂

F
說
，
但
願
歐
債
危
機
解
決
，
職
位
穩
定
。
他
服
務
於
歐

洲
銀
行
，
手
持
幾
萬
歐
元
。
他
不
怕
歐
元
貶
值
，
最
怕
飯
碗

打
碎
。
一
家
之
主
，
精
神
壓
力
如
排
山
倒
海
。

G
說
，
但
願
市
面
出
售
的
食
物
安
全
可
靠
。
他
每
餐
飯
無

魚
不
歡
，
日
前
聽
說
部
分
魚
類
含
致
癌
物
質
，
當
場
覺
得
做

人
實
在
無
意
思
。
﹁
連
地
溝
油
都
可
以
落
肚
；
世
界
變
得
愈

來
愈
恐
怖
。
﹂

寄
望
今
年
世
界
和
平
，
國
泰
民
安
。
謹
以
電
影
︽
魂
斷
藍

橋
︾︵W

aterloo
B
ridge

︶
主
題
曲
、
蘇
格
蘭
民
歌
︽
友
誼
萬

歲
︾
贈
予
各
好
友
。
﹁
我
們
曾
經
終
日
遊
蕩
，
在
故
鄉
的
青

山
上
；
也
曾
歷
盡
辛
苦
，
到
處
奔
波
流
浪
；
也
曾
終
日
逍

遙
，
蕩
槳
在
碧
波
上
。
如
今
勞
燕
分
飛
，
遠
隔
大
海
重
洋
。

讓
我
們
舉
杯
痛
飲
，
歌
頌
友
誼
萬
歲
。
﹂

新年祝福
蒙妮卡

框框

嘩
！
豈
真
箇
是
﹁
快
活
不
知

時
日
過
﹂，
聖
誕
節
過
後
新
年

至
！
值
此
二
零
一
二
年
元
旦
降

臨
之
際
，
謹
以
至
誠
獻
上
祝
福

予
親
愛
的
讀
者
：
祝
各
位
健

康
、
幸
福
、
進
步
。
生
命
無
常
，
至

緊
要
是
身
體
健
康
，
活
得
快
樂
與
幸

福
，
一
年
好
過
一
年
有
進
步
！

執
筆
之
時
，
正
在
盤
點
二
零
一
一

年
的
工
作
與
投
資
成
績
。
總
結
過
去

一
年
，
面
對
環
球
經
濟
與
政
治
動

盪
，
風
起
雲
湧
的
形
勢
，
老
實
說
，

連
那
些
號
稱
﹁
股
神
﹂、
香
港
金
融
局

等
成
績
表
都
﹁
滿
天
紅
﹂，
一
般
散
戶

小
股
民
又
怎
有
運
到
呢
？
乏
善
足
陳

只
能
吸
收
教
訓
，
期
望
未
來
﹁
贏
過

補
番
數
﹂
罷
了
。
然
而
，
環
顧
各
方
經
濟
金
融

專
家
分
析
今
年
前
景
，
大
多
數
皆
﹁
潑
冷
水
﹂，

指
大
環
境
不
理
想
，
投
資
風
險
大
，
只
有
極
少

數
審
慎
樂
觀
策
略
是
﹁
穩
中
求
勝
﹂。
事
實
上
，

﹁
不
到
你
不
穩
中
求
勝
﹂，
歐
美
債
務
危
機
，
尤

其
是
歐
洲
債
市
危
機
重
重
，
誰
也
不
看
好
歐
債

危
機
可
在
短
時
期
圓
滿
解
決
。
十
七
個
歐
盟
國

家
各
懷
鬼
胎
，
各
為
其
利
，
﹁
先
花
未
來
錢
﹂

的
民
族
壞
習
慣
，
過
度
福
利
是
寵
壞
了
市
民
的

歷
史
源
流
，
危
機
四
伏
，
時
至
今
日
，
若
為
減

赤
而
勒
緊
褲
頭
大
削
開
支
的
話
，
哪
有
如
此
聽

話
的
既
得
利
益
市
民
乖
乖
自
削
到
了
手
的
福
利

享
用
？
歐
債
問
題
，
美
國
經
濟
衰
退
憂
慮
問
題

還
在
發
酵
哩
。
因
此
，
今
年
的
消
費
者
不
可
能

再
過
度
消
費
，
投
資
者
同
樣
只
能
﹁
小
注
可
怡

情
﹂，
當
然
不
至
於
袖
手
旁
觀
，
什
麼
也
不
下

注
？
綜
觀
上
述
，
今
年
無
論
是
消
費
市
場
、
房

產
及
金
融
投
資
市
場
都
出
現
滯
脹
，
各
人
要
有

思
想
準
備
。
好
好
注
意
財
富
管
理
，
該
是
今
年

的
重
任
。

回
顧
過
去
一
年
，
中
國
無
論
在
經
濟
、
外

交
、
軍
事
等
雖
仍
有
進
步
空
間
，
然
而
，
事
實

上
在
面
對
環
境
正
處
衰
退
危
機
中
，
我
國
確
有

成
績
。
展
望
今
年
，
我
國
處
於
危
機
動
盪
局
勢

之
中
，
毋
庸
忽
視
的
是
加
強
監
管
金
融
貨
幣
機

制
和
管
理
，
免
金
融
資
產
大
縮
水
或
陷
危
機

中
，
全
國
老
齡
化
，
造
成
醫
療
福
利
開
支
高
，

消
費
低
出
狀
況
，
面
對
外
貿
大
縮
，
中
小
企
融

資
困
難
困
局
，
適
度
放
寬
貨
幣
政
策
是
應
走
的

路
。 元旦祝福

思　旋

天地

鑒
於
本
報
的
讀
者
十
有
八
九
也
應
該
經
常
上
網
，

所
以
在
寫
今
天
的
段
子
前
，
小
狸
我
先
沉
痛
地
通
知

你
，
你
被
告
了
。
至
於
你
說
你
不
知
道
？
正
常
，
同

樣
跟
你
一
樣
躺
㠥
也
中
槍
的
，
是
中
國
全
體
四
點
八

五
億
網
民
。

最
近
幾
日
，
網
上
有
一
段
被
稱
為
﹁
船
震
門
﹂
的
視
頻

大
紅
特
紅
。
視
頻
中
，
從
北
京
後
海
的
遊
船
中
走
出
一
位

和
尚
模
樣
的
長
髯
老
者
，
其
左
右
各
有
一
名
身
材
火
爆
打

扮
入
時
的
辣
妹
攙
扶
。
老
者
時
而
大
聲
講
電
話
時
而
親
吻

辣
妹
，
最
後
和
妹
妹
們
一
起
上
了
豪
華
大
奔
。
據
視
頻
製

作
者
稱
，
老
者
是
某
寺
方
丈
，
之
前
曾
與
兩
女
上
演
激
情

﹁
船
震
﹂⋯

⋯

視
頻
躥
紅
後
，
當
中
的
男
主
角
日
前
突
然
現

身
，
澄
清
自
己
不
是
和
尚
，
而
是
張
大
千
的
再
傳
弟
子
安

雲
霽
。
安
大
師
在
特
意
召
開
的
新
聞
發
佈
會
上
，
情
緒
激

動
，
痛
斥
網
友
歪
曲
事
實
，
最
後
更
折
返
回
會
場
，
拋
出

驚
人
之
語
：
﹁
網
民
也
有
組
織
！
我
要
找
你
們
組
織
！
我

要
起
訴
全
體
網
民
！
﹂

安
大
師
的
話
在
瞬
間
就
秒
殺
了

﹁
和
尚
船
震
﹂
的
爆
點
，
﹁
無
差
別
﹂

狀
告
造
成
了
前
所
未
有
的
巨
大
打
擊

面
。
本
來
只
是
隨
意
圍
觀
的
普
通
群

眾
忽
然
間
發
現
這
事
跟
自
己
也
扯
上

了
關
係
，
引
得
本
來
就
愛
說
話
的
網

民
興
奮
得
連
夜
拍
磚
。
而
上
了
十
多

年
網
，
大
家
激
動
地
發
現
自
己
原
來

是
﹁
有
組
織
﹂
的
，
那
份
複
雜
的
心

情
讓
不
少
﹁
孩
紙
﹂
感
動
莫
名⋯

⋯

在
拍
給
安
大
師
的
磚
中
，
不
少
是

諷
其
法
盲
、
無
知
的
，
有
認
真
的
人

兒
專
門
引
經
據
典
了
我
國
目
前
的
法

律
，
耐
心
告
訴
安
大
師
是
沒
法
﹁
一
告
一
大
片
﹂
的
；
還
有
不
少
人
是

為
無
辜
網
民
伸
冤
的
，
認
為
造
謠
的
是
個
別
人
，
安
大
師
沒
有
道
理
把

怒
火
延
燒
到
全
體
網
民
身
上
；
而
最
多
的
人
是
在
質
疑
這
齣
戲
的
真
實

性—
—

視
頻
過
於
清
楚
、
爆
點
過
於
十
足
、
解
釋
過
於
牽
強
、
言
論
過

於
幼
稚
，
說
白
了
，
又
是
一
場
炒
作
。

在
對
安
大
師
的
討
伐
中
，
狸
美
美
基
本
沒
有
意
見
，
因
為
事
情
確
實

很
淺
顯
。
但
在
各
種
言
論
中
，
有
一
小
股
聲
音
卻
顯
得
更
加
重
要
：
不

管
是
不
是
炒
作
，
﹁
船
震
門
﹂
說
到
底
是
一
場
網
絡
謠
言
。
在
安
雲
霽

這
位
大
師
主
動
現
身
前
，
五
台
山
的
大
師
㠥
實
為
他
背
了
好
一
陣
黑

鍋
，
而
一
切
都
源
於
視
頻
製
造
者
生
拼
硬
湊
的
言
之
鑿
鑿
，
以
及
不
明

真
相
者
斷
章
取
義
的
盲
目
輕
信
。
而
像
這
種
網
絡
謠
言
，
在
當
今
的
網

絡
上
並
不
鮮
見
。
謠
言
多
了
，
也
是
一
種
暴
力
。
而
這
，
遠
比
糾
結
於

一
場
浮
雲
的
炒
作
更
值
得
網
民
關
注
。

最
後
的
最
後
，
小
狸
要
說
回
安
大
師
，
不
管
是
真
無
知
還
是
真
炒

作
，
這
都
不
像
一
位
藝
術
家
的
範
兒
，
如
此
戾
氣
，
怎
能
出
得
好
作

品
？
張
大
千
他
老
人
家
若
有
靈
，
怕
是
會
害
羞
的
了
。

狀告全體網民
狸美美

網事

2005年於上海成立的民間戲劇團體「草台班」以
每周的聚會討論及身體訓練為中心，針對日益商業
化的話劇市場，提出戲劇作為一種「表達方式」而
非「表演」的理念，倡導每個人都可以參與的「民
眾戲劇」。12月1日晚，在上海可．當代藝術中心，
我又一次觀看了由「非職業」戲劇人組成的「草台
班」的演出。這一次，是《小社會》第一卷、第二
卷的合演。就我去年看過的《小社會第二卷》來
說，這次演出在結構上精簡了很多，然而更打動我
的卻是他們更早創作、我首次觀看的《小社會第一
卷》。
《小社會第一卷》以群像的方式，呈現了殘疾

人、乞丐、拾荒者、妓女的生活狀態，表演極為生
動感人。身為教師、設計師的范昊如以自己的伯伯
為原型，表現了一個殘疾人的寂寞與悲哀，如何被
所有人忽略與捨棄；他還同時扮演了一個略有精神
殘疾的拾荒者，將拾荒者拾瓶子時的興高采烈與幼
時戴紅領巾、高唱「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玩
打仗遊戲時的興高采烈相對比，令人觀之惻然。充
滿美好夢想的兒童最後變成為口袋裡裝滿廢瓶子而
滿足的成人，創作者的理想主義是顯而易見的。
在《小社會》第一卷、第二卷中所滿溢的，正是這
種理想主義的傷感：我們的理想主義到哪裡去了，
我們如何看待這樣逼仄的現實？只不過，這種對理
想主義的追問，在第一卷中，表現為對殘疾人、乞
丐、拾荒者、妓女的同情與反躬自省，在第二卷

中，則以《共產黨宣言》為背景文本，表現為對理
想主義消失的赤裸裸的追問。
這種追問，因為所涉及的歷史事件與歷史、現實

太過複雜，令人有徒然悵惘卻無從回答的感覺，因
此，《小社會第二卷》的藝術感染力似乎沒有第一
卷強。然而，這也許更符合「草台班」打造社會劇
場的企圖。
社會劇場不就是讓每個人都參與到劇場中來，通

過劇場、戲劇進行思考與反思嗎？《小社會》第一
卷、第二卷就讓人參與其中，產生共鳴和反思。在
《小社會第一卷》中，當我看到侯晴暉扮演的女乞
丐拖㠥殘疾的雙腿，揚起一個破舊的奶鍋，嘴裡含
混不清的叫㠥路人「阿⋯⋯姨」的時候，我不禁為
無法忍受這樣的悲慘而流淚。
而天知道在風中、在雨中、在上下班的匆匆及逛

街購物的暢快中，我多少次忽略了這樣悲慘的存
在。我告訴自己他們在演苦肉計。所有有關犯罪團
伙操縱乞討生意的說法更堅定了我「無視」的正
確：他們是一種不自然的存在，不應該理會他們。
然而，如果我的同情心更豐沛一點，我就會看到

這種「不自然的存在」下所隱藏的心酸。如果社會
從根源上更公平一點，在保障上更健全一點，甚至
在精神與文化上更向上、更能樹立自尊心與自豪感
一點，這些「不自然」也許就不必要存在；或者，
即使存在，也是以另一種更加平等、不那麼令人困
惑與抗拒的方式，譬如街頭藝人或如西方的流浪

漢。此刻，忍受㠥身體的苦難的乞討者以一種赤裸
裸的悲慘呈現在我們面前，這本應該令我們感到羞
恥而焦慮，而我們沒有。我們因為無能與無力而自
動屏蔽了自己的羞恥與焦慮。這個世界正在變得冷
漠嗎？侯晴暉緩慢、沉重的表演呼喚㠥我的良知，
讓我看到一個很清楚的答案：
是的，我們正在變得冷漠。
還有庾凱表演的妓女——她稱自己為「女性工作

者」。對於她們，我們只看到「無恥」與利益，而
更根本的人性的悲哀，我們已無法感受到。就像，
就算同情，我們又有誰會在同情的基礎上與性工作
者產生真正的友誼呢？庾凱在舞台上不斷問自己的
話，正是一系列「本該如此卻又難以如此」的矛盾
對答。妓女也是工作者，我應該可以和她成為朋
友，可是我難以和她成為朋友。我應該回家，開個
網吧；我難以回家，開個網吧。人性的同情與可悲
之處，對我們現實的選擇來說，早已不值一提，就
像是暴發戶不值一提的家史。
在第二卷中，「小社會」中的人物離我們漸近，

也漸漸面目模糊。充滿夢想的進城打工者、失望於
今不如昔的「老革命」、為父親的病而奔波焦灼㠥
的兒子⋯⋯這些人，因為離我們的生活與內心太
近，反而不容易打動我們。在某種程度上，在內心
與現實中，我們都既是充滿夢想的「進城打工
者」，也是免不了要感歎「今不如昔」的充滿失落
的靈魂，更要為生活而奔波勞碌，不時感受到一些
體制的荒誕，現實的泡沫。
因為是正在進行時，因為是自己的命運，誰都沒

辦法看清，也幾乎不願意看到沒有出路的「寫
實」。
那些黑色的泡沫，被瘋子用語言所戳破，是我所

不喜的地方。然而，整個《小社會第二卷》恰恰是
以語言做指引的。好像創作者已經不耐於溫情脈脈

的刻畫與感性，他/她要赤裸裸地表達自己，並且
向觀眾發問：你怎麼想？
面對這樣的現實，你怎麼想？如果進行這樣思考

與交流的人多起來，在我看來，不啻於國家與民族
的幸事。
因為淡漠是半個死亡。一個國家，無法在淡漠中

強盛起來。我真心希望像「草台班」這樣的創作與
交流多起來，無論是在繁華的都市，還是在枯萎的
鄉村。

舞台上的「小社會」

趙嗣強－－折翼天使保護者

■趙嗣強教陳姿蓉畫畫。

■視頻中，兩名辣妹攙扶㠥一位僧

人模樣的老者。 網上圖片

■「草台班」的演出海報。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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